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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多点爱
■ 左宇程

毛家成

张至松大理的云

乡愁大理

七彩云南印象或者倒叙
（三）
■ 胡茗茗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编）］

校园新荷

雾还没散尽，苍山就从大理坝子
的尽头浮了上来。青黑色的山
脊线像被墨笔轻轻勾过，顶端

还沾着昨夜的雪，是那种淡得近乎透
明的白，在晨光里泛着冷光。洱海的
水映着山的影子，风一吹，影子碎成星
星点点的波光，把苍山的灵气都揉进了
这一汪碧水里。

苍山十九座山峰从北到南排开，像
十九个披甲的卫士，把大理坝子护在怀
里。小时候跟着母亲回外婆家，路过喜
洲镇，她总指着最高的马龙峰说：“每年
雪化的时候，泉水流下来，浇得山下的
庄稼绿油油的。”我仰着头看，山尖隐在
云里，偶尔露出一小块白雪，藏在云朵
后边，时隐时现。

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杜鹃，红的、粉
的、紫的，开得铺天盖地，连空气里都飘
着甜香。母亲会摘一朵淡粉色杜鹃花
别在发间，说：“这是苍山给我们的礼
物，戴着它，就会平安吉祥。”我们提着
竹篮，采些蕨菜和菌子，走累了就坐在
青石上歇脚。风从山谷里吹过来，带着
松针的清香，母亲哼起了白族调子，调
子软软的，和风声混在一起，倒像是跟
苍山在轻轻说话。

许多年后，去寂照庵，才知道苍山
藏着这样温柔的角落。庵堂建在半山
腰，院里种满了多肉和三角梅，红的、粉
的花爬满了石墙，连石阶上，都摆着几
盆小巧的多肉。住持师父给我们泡了
杯苍山雪茶，茶叶在杯里舒展，汤色清

浅，喝一口，带着点淡淡的甘凉。“这茶
是雪水浇出来的，”师父说，“苍山的雪
化了，顺着岩石渗下来，滋养着这些茶
树，所以才有这股清劲。”我望着窗外的
山，云朵正慢慢飘过山腰，把阳光剪成
一缕一缕的，落在茶桌上，暖融融的。

苍山的雨是急脾气的。前一秒还
阳光正好，下一秒黑云就压了下来，雨
点“噼里啪啦”地砸在树叶上，溅起细小
的水花。我是在洗马潭索道上遇到雨
的，缆车在云雾里穿行，外面什么都看
不见，只听见雨点打在玻璃上的声音。
我有点慌，同行的金花却笑：“别怕，苍
山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到了山顶，说
不定能看见彩虹。”果然，快到洗马潭
时，雨停了，云雾散开，一道彩虹挂在山

谷间，红、橙、黄、绿的颜色，把青黑色的
山都染亮了。洗马潭的水像块蓝宝石，
映着彩虹的影子，风一吹，影子就晃啊
晃，像是彩虹落在了水里，要跟着水流
走似的。

十月，漫山的枫树和槭树都红了，
从山脚一直红到山腰。清碧溪的水清
得出奇，水里的鹅卵石都看得清清楚
楚，偶尔有几片红叶飘下来，顺着水流
漂远，像是一封封寄给洱海的信。溪边
的石凳上，坐着几个写生的学生，画板
上的苍山，红的叶、青的树、白的雪，颜
色鲜活得像要跳出来。有个学生说：

“我每年都来，苍山的秋天，怎么画都画
不够。”

住在古城的客栈里，推开窗就能看

见山的轮廓，是一种偏深的黛色，像一
幅水墨画。偶尔有几声鸟叫从山里传
来，又很快消失在夜里。我趴在窗台上
看，山影一动不动，真像个安静的守护
者，默默护着这一方水土。

去年冬天，我带着妻子又去了一趟
苍山。坐索道上山时，旁边的小姑娘指
着山顶的雪，兴奋地跟妈妈说：“妈妈你
看，山尖上有雪！”我看着她，想起了小
时候的自己，也是这样仰着头，望着苍
山，听母亲讲苍山的故事。索道到了山
顶，风有点大，吹得人头发都飘了起
来。望着远处的洱海，望着山下的大理
坝子，突然明白，苍山从来都不是一座
遥远的山，它是刻在心里的印记，是无
论走多远，想起时都会觉得温暖的地方。

天空有多高远
我不知道
大海有多深邃
我不知道
但在地平线的那一边
我却看见了苍山上的雪
望见了洱海里的月
渔船上
闪烁的灯火
让我的目光
透过了一层层的薄雾
看不到边
望不到尽头
洱海是神秘的
远方的人来了
坐在岸边沉思
感受诗意的生活
我在洱海边等你
抬头是蓝天白云
耳畔是微风鸟鸣
我在洱海边等你
聆听千年历史的回响
静享海边静谧的夜景
我在洱海边等你
欣赏云海舒卷
感受四季流转的美好

这一刻 我在双廊
时间是静止的
我屏住呼吸
不想让美好的一切溜走
灿烂的阳光下
海水闪动着透明的光泽
来这里
沐浴了山水的灵气
水波轻轻荡漾
天光云影里
一层薄雾在飘散
如织的人群
穿梭在古老的小巷
放松了疲惫的心灵
月光坠入了海中
树影在星空下婆娑
翩然而至的琴声
犹如一道亮光
照亮了古老而又年轻的小镇

是谁把大理的天空
绘成卷舒的彩缎
让点苍山
和望夫云的传说
楔入游人仰望中
辽阔无边的遐想

五朵金花绽放在
洱海摊开的蓝笺上
让文人笔下的渔船
成为逗点散落的诗句
与苍山十九峰
十八溪的倒影
映在洱海和游人的心底
漫书着一部天龙八部
江湖中的笔意

当好客的风
陪伴着游客漫过
巷道小屋的檐角时
大家都习惯地弯下腰
轻轻翻动着
诗人遗忘在客栈中
未干的墨迹

我在洱海边等你
（外一首）

全县实施联合化疗试点，李桂科
的压力挺大，同时也对治疗麻
风病的信心倍增。他首先制定

了洱源县麻风联合化疗实施方案，开
始带领大家开展全县的麻风患者清理
复查。也就是说，要对在册的每位麻
风病人进行临床、细菌、病理的检查，
由此判定疗效，达到国家规定的麻风
治愈标准的患者，即给予判定治愈，纳
入巩固治疗管理，未判定治愈的麻风
病人纳入联合化疗方案管理。

表面看来，清理复查并不难，但要
做起来，那是真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条件艰
苦，交通不便，通讯还处于“写信”的时
代，现在电子化办公的人们很难想象
那种艰难程度。麻风病患者大多居住
在山区，病人又分散在全县各地。有
时在山上走一天才能检查一个人。
李桂科把每个乡镇所在地作为清理复
查的工作点，派出分片包干这个乡镇
的医生为点长，把工作人员分成两人
一组，到病人家里去做临床检查、细菌
取材、组织病理取材。还专门成立了
后勤保障组，要保证每天用的手术包
和敷料的消毒，送到乡镇工作点。另
外，还成立了资料收集整理组，准备所
需表格和资料的收集。而检验组准备
取材用的各种器具，保证检验报告的
准确性。

“那时，我给我们皮防科的每个医
生都配了自行车。那个年代，在单位
上班能骑自行车下乡就倍感有面子，
很荣耀，就跟现在人开宝马车差不多。”

李桂科笑着说。
尽管能骑上单车，交通便利很多，

但依然难以如愿。有的病人不愿做检
查，李桂科就遇到好多个。有的外出不
在家，骑了几十公里山路到他家，也只
能在门外候着。那时没有电话、没有微
信，只能“守株待兔”，有的要等到天黑，
病人才回来。李桂科和胡正清经常遇
到这种情况。

有次，李桂科和胡正清到三营乐善
村检查，直到天黑才返回。那个夜晚还
下着细雨，风呼呼地刮着，刮得头发乱
飞。天又冷，握单车龙头的双手都有些
僵硬。骑在车上，只能看到公路两边的
树像巨人般挺立。胡正清是个高度近
视，雨水把他的镜片打湿，眼前模糊不
清，已完全失去了辨认道路的能力。

李桂科看他寸步难行，显得有些
着急。便对胡正清说：“我骑在前，看
两边的树，尽量在路中间走，你看我的
影子骑。”

胡正清点了点头说：“试试嘛！”
“我的影子你能不能看见？”李桂

科问。
“看得见一点点。”胡正清在后

边说。
就这样，两人一前一后回到县城。

两个人都很兴奋，终于平安抵达。
幸好，那个年代机动车很少，也很

少有人夜间行车，否则很危险。
李桂科让胡正清回家好好休息，补

休一天。胡正清没说什么。第二天，
胡正清又准时到办公室。李桂科说，不
是让你在家休息吗？胡正清说，你不是

也上班吗？李桂科有些感动，不禁哽咽。
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李桂科的眼

睛里有泪光闪烁：“那时我们干劲很足，
都舍不得休息。现在说的五加二，白加
黑，对我们就是常事，我们心里根本就
没有休息这个概念。”

李桂科经常告诫皮防科的同事，这
次李桓英教授推广试点的联合化疗是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搞得好
就可以消灭麻风病。这次咱们清理复
查不能漏掉一个病人，路再远也要查
到。有些地方偏僻而又路远的，李桂科
就主动陪着同事去普查。

洱源县牛街乡上站村有个地方叫
偏岩子，麻风病患者普小贵一个人住在
那里。去那个地方要走很远的山路。
李桂科和严云昌、胡正清三个人爬了三
个多小时，才见到他。

爬到偏岩子时，他们的汗水已将单
衣浸透，脚上套的白胶鞋已被红泥巴涂
得辨认不清颜色。李桂科不小心绊了
下，鞋底裂开了个大口，像张开的嘴巴，
露出脚趾头。幸好他包里还备着洗得
发白的解放鞋，便在普小贵家里打了盆
水洗脚，换上解放鞋，又将白胶鞋找了
个塑料袋裹了塞进包里。

普小贵看见他们，不禁喜笑颜开，
到屋里给他们烧开水，并给他们随身带
的茶杯里续水。

普小贵说：“吃的不敢给你们，开水
么不怕嘎？”

李桂科哈哈笑道：“怕什么，我们几
个饿了，快烧几个洋芋吃。”

“那还不容易，我这里洋芋多的
是。”普小贵说着，转身进屋端了一撮箕
洋芋，给他们在火塘里捂熟端出来。

几个人还真是饿了，剥开焦黄的
洋芋皮，边喝茶边吃着热气腾腾的洋
芋。吃过后，李桂科掏出五元钱塞给
普小贵。

普小贵连连摆手说：“李医生，你们
吃我的东西，已经是看得起我了，我怎
么还能收你的钱呢！”

李桂科说：“要收，这是规矩，你在
山上种洋芋也不容易。这些洋芋算我
们买的。”

蓝
我爱你的天空，对视的眼神
以及你群山起伏绵延
数不清这两天拍了多少大理的云
这压迫的美，这垂直的梦幻……
你是否骄傲，是否像苍山头颅高昂
流水持续着它的围绕
持续看着山峰微笑
持续一浪接一浪向前涌着
而山峰，被夜以继日地冲刷之后
——折腰，承认了挥之不去的
一汪又一汪的蓝

紫
返程，出山川，太阳一出来
槐花就由青变白
好多事都在等着清白的一天
都是一棵老城根下的老槐树
从满天的热闹变得好玩儿
请赐我更多的遗忘
请把我放回原点，像婴儿
睁着懵懂的眼睛
请让我武功尽废，小国寡民
放弃对抗与二元时代
越来越弱，越来越小心
头狼从不正眼看狼群中的一只
只要认真的一眼，它必须去赴死
单向度跑死，直到我们的熵增
一天天红到发紫
只剩回忆或者倒叙
在云南写诗，第一行下去
我便缴械投降

进《安徒生童话》童话世界里，
我认识了善良美丽的“拇指姑
娘”，乐观善良的“丑小鸭”，命运

悲惨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其中，让
我最为牵挂的是“卖火柴的小女孩”。这
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意识到
要关爱身边的人，给予他们温暖和帮助。

爸爸是驻村工作队队长，他告诉
我，山区孩子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
仍然有一部分孩子没有课外书读，看着
满满当当的一柜子课外书，决定为山里
的孩子做点儿事。

说干就干，我开始整理自己的书
架，挑选出那些曾经陪伴我度过无数日

夜、给予我无数启发的书籍。每翻开一
本书，我都能回忆起与它相伴的时光，
也想着它能为山区的孩子们带去同样
的快乐和启迪。

那天，爸爸又要去驻村了。我把整
理好的书籍小心翼翼地放在车子后备
厢里，嘱咐爸爸一定要把书籍送给那些
需要的小朋友，爸爸说：“保证完成任务！”

未来，我还计划继续参与更多的公
益活动，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因为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
人都献出一点爱心，这个世界就会变得
更加美好。
（作者为巍山县南诏镇群力小学学生）

凡的世界》是一部极具影响力
的作品，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
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

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展现了劳动
人民在艰苦环境中不屈不挠的奋斗精
神。阅读这样的书籍，让我从不同的角
度和层面去认识劳动。

读过好书，当然要来田间实践呀！
清晨，带着一丝清凉的微风，我戴

上帽子，拿起农具，踏入那片松软的
土地，开始我们的实践，去除地膜。
我弯下腰，小心地将地膜的一角掀起。
我用手轻轻地拉扯，遇到粘连较紧的部
分，就使用镰刀，小心地将地膜从土壤
表面分离，尽量不伤害到作物的根系。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十足的耐
心和细心。

我在家里也开始尝试分担家务。
每次站在水槽前，面对堆积如山的碗
碟，我会先把它们分类，将有油污的盘
子放在一起，杯子和餐具分开加入洗洁
精后，丰富的泡沫开始涌现，油污尽去，
碗碟如新。通过洗碗，从小事做起，我
为家庭的整洁和舒适贡献了一份力量，
让家变得更加温馨。
（作者为宾川县州城镇前所完小学生）

（选自州委文明办、州教体局、州
文旅局、团州委、州文联联合主办的第
一届大理“读好书 做好事”青少年征文
活动获奖作品）

走

从小事做起
■ 刘鑫淼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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